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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家书》

本书共收入了李大钊、方志敏、陈
毅安等30位革命烈士临终前写给家人
或党组织的遗书、就义诗、家信等红色
书信，辅以烈士生平简介和感人事例介
绍。这些家书展现了革命先烈对信仰
的忠诚、对理想的坚守、对革命的不屈
意志和生死之间的高尚人格；同时，字
里行间流露出对国家和人民的厚爱，对
党的深情，对爱人、子女深深的挂怀。

􀳂《棉花帝国》

棉花产品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
不在，以至于我们往往难以注意到它
的重要性。但棉花产业的历史实际
上是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紧密关
联在一起的，理解棉花产业发展史是
理解资本主义和当代世界的关键。
本书作者斯文·贝克特通过叙述棉花
产业发展的历史，解释了欧洲国家和
资本家如何在短时间内重塑了这个
世界历史重要的一项产业，并进而改
变了整个世界面貌的。

􀳂《月落荒寺》

这部小说以一段充满遗憾的
男女情事为主线，以典雅的学院派
笔触，细密勾勒出都市知识分子与
时代同构又游离于外的种种众生
相。同时又不断以华美的古典诗
词穿插其中，营造出迷离亦中亦西
的间离效果，其情思蕴藉之处，精
妙至于不可言说，是近年来长篇小
说中难得的艺术佳构，也是作家躬
身向内重新书写这个浮躁时代的
再出发。

记者：不妨从您的新书《冬泳》谈
起。为什么在众多故事中最终选取

“七则北方故事”？又为什么以“冬泳”
作为整部小说集的名字？

班宇：东北，或者说沈阳这个场域
是我叙述的一个核心，所以选择这七
篇与沈阳、与东北关系比较密切，气质
相对统一的小说编入集子。具体到篇
目的安排上，我倾向于把这部小说集
当成是一张唱片，据此安排小说的次
序和内容，比如《盘锦豹子》放在第一
篇，这是一个简明清晰的故事，相对生
猛，很有劲儿，也很有代入感，容易引
起读者共情。接下来几篇，节奏相对
舒缓一些，直到最后一篇《枪墓》，是回
转的尾声，内含回环的结构，相当于对
整部书的主题做了一个回顾。至于用

“冬泳”作为整部小说集的名字，我觉
得是由整部书的“状态”决定的，每篇
小说或多或少都与“冬泳”有所关联，

比如《梯形信仰》，最后就有水的意
向。如果从这些篇目里选择一个最能
概括这本书的，可能还是《冬泳》，它与
东北的气质也多多少少有些关联。

记者：您在写作中使用了不少东
北日常口语，以及方言特有的修辞，有
没有人批评“太土”？会不会对作品的
接受度构成某种限制？

班宇：其实我并没有“如实”地使
用东北话，落到文本上，一定是改良
过的文学语言。作为日常表达，东北
话简洁、准确、有力，比喻也很形象、
精确，比较容易接受，但在文学领域
里使用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需要重
新拿捏和掌握、改良和尝试。这样
做，也许会为文本注入新的活力和张
力。对我来说，某个小说如果需要东
北情境，那么对东北话的依赖就可能
多一点。

记者：有评论指出，“铁西三剑客”
的出现，把“铁西”变成了一种独特的
文学题材。在您眼中，这一题材的独
特性或宝贵之处是什么？

班宇：可能很多作者也写过铁
西，写过工业区的失落情绪和失落氛
围以及种种社会事件。我想，我们塑
造的都是文学上的地标，而非地理上
的真实地标。

记者：我也曾在铁西居住过几年，
但看到的是一个有现代气息的生活空
间。您为什么坚持写过去的“工人
村”，而不写现在的CBD？

班宇：其实人类的情感模式并没
有太大变化，阳光之下无新事。至于
给故事披上什么外衣，老工业气息浓
烈的工人村也好，现代都市气息强烈
的 CBD 也好，每个故事都有自己独
到的细微之处，而不是说写 CBD 就
会显得更时髦，更容易让现在的读者
产生共情并接受。真正的情感变化
会流传久远，跟所描写的外部环境没
有必然关系。

铁西：一个独特的文学地标

用内心的微光照亮周遭
本报记者 史冬柏

东北，漫长的冬季，适合写作，适合沉思。班宇，生长于沈阳铁西区的80后作家，左手现实，右手虚构。班宇的文字
外表很热，是团火，似烈酒，但内核冷静，甚至冷酷到底。他笔下的世界，同样是冰与火的交织：寒冷的北国，冷峻的生活和
命运，但“个体的光热终将划破冰面”。评论家通常把班宇与双雪涛、郑执“打包”称为“铁西三剑客”，将其出现视作新东北
作家群的再次崛起。而当我们走近班宇，则越发强烈地感受到，他就是“这一个”，一个双脚扎进冰天雪地里赤裸裸地思考
人与时代本质问题的写作者。

记者：周荣说“班宇骨子里
是一个先锋小说家”。怎样理解

“先锋写作”？有新的尝试吗？
班宇：我原本确实想围绕

工人村写一组小说，但暂时会
放一放，并不是内容不足以支
撑太多篇幅，而是在写法上我
觉得需要一些突破。好的先锋
写作当然不是先想一种形式然
后往里面装灌内容，而一定是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

记者：您觉得地方性写作如
何在满足读者“异域想象”的短
暂好奇心之上产生更为普遍而
持久的吸引力？

班宇：我觉得把我们（如“铁
西三剑客”）归类于地方性写作，
不是十分周到的，毕竟作品中有

很多部分与沈阳或铁西没有直
接关系，如果把坐标转换到别
处，可能也不会损伤文本的质
量。所以，这可能不是一个本质
问题，反而是创作技巧和深层的
情感情绪，更为真实，更为本质。

记者：东北题材的作品，由
于地域性明显以及取材的趋同，
有人担心会因经验相似而带来
艺术相似，怎样解决这一难题？

班宇：我不太认同这种说
法 ，可 能“ 雷 同”是 别 人 的 理
解。写作是个人的事，很多作
者经历的事情肯定有共性，将
其放到小说中进行艺术化处理
也无可厚非。一个事件、一个
时代，一定有不同人从很多不
同视角描写，才能使其真实地

得到一点点还原。比如对于铁
西，如何理解其历史变迁，在每
个作者的文本里都会有极大不
同的展示方式，作品的内核和
内涵也有很大差别。每个人对
同一地方的理解不同，跟个人
经历相关和文学构成相关。

记者：今天的铁西，还是不
是创作的“富矿”？您还会不会继
续向这个世界传达寒冷北国里人
们的“体温”？

班宇：肯定会，家乡的变迁
依然是我的重要观察点和关注
点。我会关注地域历史变迁，包
括变化过程中人们情感发生的新
的困惑和冲突。此刻最为混乱，
千头万绪，最为难写，今天的铁西
仍会是一个恰当的切入口。

此刻：于杂乱无章处寻找突破

记者：您笔下的这些小人物
在困境中如何实现自我救赎？

班宇：自我救赎更多来自一
种内在的驱力，可能没有一个明
显的外在事件真正将人从困境
中解脱出来。人们最终会发现，
人生路途就是崎岖不平的，就像
面对满是裂隙的桥梁，总要找到
一种行走方式，跨过去，或者绕
开。所有的驱力都来自于自身，
我在写作时不会刻意强加给人
物一个光明的结尾，救赎是自己
给自己的，用内在发出的光照亮
前方的路。救赎可能跟文化素
质或思想力关系不大，普通小人
物也会在摸索中找到一个非常
聪明的方式来应对，比如可能逃
避，或者硬着头皮上，没有选择
的选择。面对困境往往没有很
多选项，大部分是要说服自己，

只有一条路可走，必须要过去，
渡过痛苦的关口。

记者：当然，小说没有停在
支离破碎的脆弱个体，而是力求
让人物和整个时代发生更紧密
的联系，揭示时代洪流下个人命
运的跌宕起伏。您怎样看个人
与时代之间的张力关系？

班宇：其实任何小说可能
都会探讨个人与时代极其细微
的关系。个人行为乃至命运并
不是由单纯的情感逻辑来操控
的，肯定会涉及时代的影响，同
时也会反过来重塑时代。也就
是说，写作可以重塑或者更精
确地描摹出一个时期人们的情
感模型。科学技术可能解决关
于物的技艺问题，而小说则应
该记录人们的情感和道德，这
是小说可能承担的任务。

记者：您的小说中总有一些
看似“溢出来”的细节或闲笔，比
如《盘锦豹子》中两名人民警察
在等红绿灯时的一小段对话。
这是一种写作技巧吗？

班宇：在那种情境下，比如
说人民警察把孙旭庭带走，是
在行使公务，但我觉得即便是
在行使公务时，这个人也不是
完全符号化的工具，他有自己
的情感。比如，我知道某人是
犯错误的，我不会认同这种行
为，但在内心从情感上又会对
其产生一丝同情。或者干脆认
为这件事跟我没什么关系，我
就是突然想到自己的事情，要
跟别人分享一下，没有把处理
公务的情绪带进私人情绪里，
说是走神也好，恍惚也好，就是
这样一个非常准确的时刻。

人物简介

班宇，1986 年生，沈阳人，
小说作者。曾获华语文学传媒
新人奖，GQ智族年度人物，花
地文学榜短篇小说奖等。小说

《逍遥游》入选“2018收获文学排
行榜”，并获短篇小说类榜首。
有小说集《冬泳》出版。

揭示：时代洪流下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

访谈

􀳂《美丽之问》

宇宙是一件天工神作的艺术品
吗？为了探究这一问题，诺贝尔奖获
得者维尔切克带领读者踏上了人类
2500年探索美的征途，沿途让我们领
略了物理、艺术和哲学的锦绣风光。
作者从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开始，
历数人类在认识自然过程中所产生的
美丽思考，通过量子论和标准模型具
体呈现了科学之美，也指出了它的缺
陷，从而将读者引向更激动人心的暗
物质和暗能量。

我很高兴，在这个春天艰难到来的
时候，读到了 80 后作家木兰刚刚由浙
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青春红楼》，这是
她的一个梦，而现在这个梦像花朵一般
地绽放了。我特别感慨，是因为这本有
思想、有温度，能与读者共同阅读《红楼
梦》的读书笔记，如同这个春天，是倚靠
着坚守、真挚而写下的。

木兰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红楼
梦》了。那时，家里堂屋最醒目的地方
挂有一座时钟，钟面上有“红楼梦”三个
字和一对石狮子，表盘的背景是大观园
的大门，因此，在成长的岁月里，《红楼
梦》便成了她形影不离的伙伴，是她可
以随意穿梭随时切换的“平行世界”。
我相信唯有这样的阅读，才会带着一份
本心，一份美好，才不会老气横秋，才会
像书名《青春红楼》一样，让笔下写到的
21位金陵女子闪烁着青春的光芒。

木兰是以挚爱、善良、正直、率真来
定义她的这些红楼女性的，而这恰恰是
青春最为宝贵的东西，也是影响一个人
整个生命走向的。在木兰看来，爱是让
人成长的强大动力和丰厚土壤，惜春打
小锦衣玉食，仆役环绕，生活无忧，可
是，她却没有生命的活力，她没有热爱
的可投入其中的事情，没有真正能让她
欣喜快乐的东西，更没有一个让她牵挂
关心、注入感情的人。而香菱自小被拐
卖，身世苦难，但是，看似被黑暗和残暴
整得麻木的呆头呆脑的她，却没有绝
望，反而对光明和温暖充满了渴望，所
以上天给了她一次学诗的机会，她痴爱
着写诗，并且在写诗的过程中体验了一
回幸福的滋味。木兰是深爱着林黛玉
的，但她钟情于这个人物的不是她凄婉
的命运，也不是她绝世的姿容和聪慧，
而是她真诚的性情。黛玉活得很真实，

她不会曲意逢迎自己内心不认可的人，
不会揣摩他人的爱好而小心翼翼地见
风使舵，大观园众姑娘们聚会的场合，
总有黛玉的画面，都很明媚欢快。黛玉
在本真地做自己，她不拘束，也不装
假。真诚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做后盾的，
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和生命，做出每
一个不负此生的决定，是林黛玉根植于
骨子里的勇敢。我读《青春红楼》时，常
常会让思绪飘返我的来路，这时会有一
种深刻的恍惚感，经过岁月的侵蚀，青
春时代的那些纯真、清澈和明朗是多么
容易地就变得面目不清了。

《青春红楼》最开始写的一章是《花
儿落了结个大倭瓜》，写了乡野粗妇刘姥
姥与王熙凤的独生女巧姐的人生奇缘。

《红楼梦》里写尽了花团锦簇，但一朵不
被算作花的南瓜花，却成了全书中唯一
的花儿与命运的光明隐喻，预示着轮回

中生生不息的希望。其实，木兰写这本
书，是她对年少时光的恳切执守，是对生
命中遇到过的好人的感恩和回报。她在
广州读大三时，为了维持学业，在外兼职
打工，很偶然地遇到了一位长者。这位
长者的理想是做一名教师，但阴差阳错，
进了别的行当。他了解了木兰的情况
后，让她全力以赴地完成学业，并资助她
直到考上了北京的研究生。他的善举在
木兰的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他对木兰
说，无论如何，要趁着年轻好好读书，从
书中觅得生命的珍宝，而且，要永远保持
善良、朴实和正直。我想，《青春红楼》便
是他为木兰种下的那颗种子在十多年后
长成的一棵树，而青春时代的纯真犹如
甘露，会永远流淌在每一条枝干、每一片
叶子中。从木兰自身的故事里，我们可
以看到，年少时读的好书，可以帮助人开
启好的人生。

好书开启美妙人生
简 平

文化视野里的青草书写
曲 宏

草，司空见惯。从《诗经》
《楚辞》到雨果、华兹华斯、莫泊
桑、福楼拜……在东西方文学
中，草自古以来就在许多作品
中被描写，并通过这一单纯的
自然意象，表达写作者在不同场
景下的情绪。在《青草图书馆》
一书中，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
尔班收集西方文学史、文化史
自古以来那些围绕着青草的创
作，从细微处进入，重新梳理了
有关草的历史，以期找到植物那
种抚慰人心的隐秘力量。

一本借力众多文豪的历史书

《青草图书馆：一部情感的历
史》的作者阿兰·科尔班，他的研究
领域是微观史和感官史，以独特的
历史研究方法而闻名。在本书中，
作者没有明星采用编年体和纪传
体这两种最常见的史书体例，而是

在古今西方文学作品的浩瀚书海
中精心挑选，从众多作家、诗人、
画家因草而激起的情感入手，反
复引用他们作品中对草的情感描
述或描绘，来完成对草的发展历
史的叙述。通过这种方式，作者
不断地向我们传递信息：自古以
来，人类从青草中一直收获着幸福
和愉悦，可如今，草在我们心中的
文化形象不断发生着变化，因此重
新梳理草的历史尤为重要。

与其说这是一本关于草的历
史，不如说是一部人对草的细腻
情感的发展史。

为了帮助人们了解草与人类
情感的发展历史，书中引用了众多
作家的作品，书中我们耳熟能详的
雨果、华兹华斯、拉马丁、莫泊桑、
福楼拜等文学大家的名字不时出
现。此外书中还引用了许多不为
我们所熟知的作家、哲学家和政治
家的作品，每个引用都紧扣各章主
题，丝丝入扣。在本书中引用的关
于草的图书如此之多，所以书名中
有“图书馆”三字，名副其实。

对草的依恋一直不变

全书共分十二章，从草与风
景、草与追忆、草与女性三个主要
方面入手，将众多作家对草的所
见所闻、心理感触融为一体。这
本书既是对草的历史发展的描
述，也是作者对作家们与草结缘
过程的挖掘和发现，其中作者的
议论和感想占据的篇幅并不多。

书中众多文学大家随时随地
为青草这条主线提供论据。作者
按草与人密切相处的时空场景进行
分类：人们在草地上回忆、沉睡、劳
作、相爱……在每个不同的空间里，
作者都引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叙述
人们的感悟。这让我们能厘清脉
络：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草的
关系发生着从走近到疏离再到回归
的过程；同时也能发现，人们在与草
的相处中，草给予人的快乐感受如
此之多，以至于它给人们带来的
烦恼完全可以忽略掉。

在本书的文学家笔下，在时

代变迁中，人们对草的依恋一直
不变。公元前 1 世纪，罗马共和
国末期的诗人和哲学家卢克莱修
就这样畅想：“溪畔柔软的草地上
的大树投下一片荫凉，他们躺在
树荫下。尤其在明媚灿烂的日子
以及繁花装点着绿草的时节，无
须什么花费便可以让身体健康舒
畅……”

公元 2 世纪，罗马帝国的律
师、作家小普林尼赞颂了草地给
他带来的视觉的愉悦和对空间的
欣喜；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在草
原中漫步的“乡趣”活动乐此不
疲。索姆河两岸到处是长满青草
的幸福草原也吸引了1837年雨果
的目光。在这些文学家心中，仅
仅凝望着草原远远不够，只有穿
行在草地中间才能获得喜悦。

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

再没有在草地上的童年更能
击中每个人心中的柔软了。本书
中，可以在上面尽情翻滚的草堤，

在众多作家的童年记忆中占有重
要的位置，在童年时期闻到的青
草或牧草的浓烈香气更是许多作
品的主题。

雨果在游记中就提道：“我感
到幸福无比，因为我好几次闻到
了牵牛花的味道，它们的芬芳让
我回想起了我的童年。”

他们对草的追忆多种多样，
但无一例外地都通过各种不同的
方式对草与童年反复赞颂。

《青草图书馆：一部情感的历
史》这本书的时间跨度很大，但人
们在阅读时不会被其漫长的时间
线所困扰。在时间的长河中，众
多作家的作品引用只会让人紧跟
作者的脚步，和他们一起领略形
态各异的青草美景，一起体味小
草带来的美妙情感。

从来没有在这种心情下阅读
一本历史书，它独特的写法，层
出不穷的引用，总是不断地吸引
你，让你对草的渴望越来越强，
以至于让你忘了正在读的是本
历史书——一本关于“草”的史诗。


